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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准备好的，还有孩子的名
字。黄维平说，离预产期还有两三个
月时，他们就已经定好了名字：男的
叫世凯，字天赐，女的就叫天赐。

黄维平解释，叫世凯，是因为孩
子是“世”字辈，“凯是凯旋的凯。”后
一个名字，顾名思义，这个年纪怀孕
生子，他相信是“上天的恩赐”。

名字背后，是老两口老来得女的
喜悦。但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

“你们这短暂的喜悦，很快就会被接
踵而来的烦恼所替代。”黄维平不以
为然，“我们养过孩子，有经验。”

也有人担心他们的身体，觉得这
个年纪生孩子属于“自私”，“万一将
来老两口卧病在床，剩下个半大的小
孩谁来照顾？”

黄维平解释说，按照他和老伴的
身体情况，抚育孩子长大肯定没问
题。他认为自己家的基因里有长寿
的传统，他举例说，自己的父亲和奶
奶都活到了96岁。

日常生活中，黄维平十分注重养
生，“我们家不吃鸡精，不吃味精，不
吃化学的东西，只吃绿色食品。”他做
饭只用压榨花生油，每年都要回趟农
村装个几十斤。日常饮用水，他只喝
净化后的泉水，每周会亲自开车去附
近的山上拉。50斤的水桶，他能一

个人提上五楼。
即便住在城市的小区里，黄维平

也在创造着田园生活。小区门口绿
化带的空隙，被他开辟出几小块菜
地，种上了辣椒、茄子、黄瓜、芸豆等
蔬菜。更远处的一块空地上，还有成
片的苔菜，下面条的时候，他喜欢掐
一把放进去提鲜。

黄维平几乎每天都要喝一小杯
高度白酒，但他不抽烟，也讨厌抽烟
的人。“只要身上有烟味，我都不会让
坐我的车。”聊到这个话题时，黄维平
提到，因为抽烟的事他曾打过儿子，
儿子也很少会来家里。而现在，女儿
也因为孩子的事，有五个月没回家看
望过他。

有不少网友对孩子的成长表示
担心，黄维平觉得这种担心是多余
的，他们两人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有
一万多，他目前仍在做律师工作，抚
育孩子长大，钱不成问题。

为了让老伴得到更好的照顾，黄
维平请了月嫂，但10小时之外的时
间，还需要他来操持。

回到家的第一天，黄维平几乎整
夜未眠，老伴夜里醒来，他给做了饭。
凌晨两点多，孩子睁开眼，他又兴奋得
睡不着，拿着手机一个劲儿地拍。“叫
爸爸好不好？黄天赐。” （新京）

六旬夫妇高龄产女之后
祝福和质疑并存 专家称属特殊个案

10月25日，山东枣庄，68岁的黄维平第
三次当上爸爸。

30多年前，黄维平就已经儿女双全，最
大的孙女今年刚满18岁。爷爷辈的他，最近
又有了一个小女儿。

年初，老伴田新菊检查出怀孕，黄维平打
算将孩子留下。虽然遭遇了子女的强烈反
对，但老两口不为所动。

媒体报道中，田新菊67岁，被认为是“中
国年龄最大的自然受孕的产妇”。而记者了
解到，她曾因结婚修改过年龄，真实年龄是
65岁。

两岁的误差，显然影响不了公众对这件
事的好奇。消息传开后，很多人送来祝福，流
言蜚语和医学界的质疑声也相继传来。

607病房

老伴出院的前一晚，黄维平只睡
了两个多小时。凌晨三点，他帮妻子
接完奶，急匆匆地赶回家收拾床铺。
天亮之后，又像往常一样遛狗、做早
餐、送小孙女上学，赶在七点前回到
了医院。

预产期到来前，田新菊住进了医
院的家庭式一体化产房。里面的电
动产床标价30万，所有设备加起来
将近70万元。为此，黄维平每天需
要支付1000多元的费用。

做完剖宫产手术第三天，田新菊
住进了607病房。

607正对着护士台，楼道里还有
保安24小时轮班值守，他们的主要
任务是拦住来采访的记者以及不明
身份的人。

作为舆论的重点关注对象，黄维
平没有明确拒绝采访。有时担心影
响自己和老伴休息，他会有意避开记
者。倘若遇到，也会视情况交流几
句。通过电话找来的人更多，他的通
话记录连滑几次都是一片红色，未接
来电攒了近百个。

一位网友从北京坐高铁赶来，最
终也没能见到老两口的面，只能将带
来的糕点转交给保安；一家婴幼儿用

品公司派人提来6袋纸尿裤，声称要
将孩子从小到大的纸尿裤和辅食全
包，条件是黄维平要配合录制一条

“感谢视频”。
最初的几天，黄维平经常从内

部电梯出入，走路也刻意绕开人
群。广东来的记者在门口守了一
夜，他也没去见。后来，他又忍不住
分享喜悦，好几次走出病房主动找
人聊天。

10月29日，出院的这天中午，
黄维平终于不再走内部电梯。这一
次，他抱着用红色纱巾包裹得严严实
实的女儿，大方地朝镜头微笑。

按照当地习俗，抱新生儿出门需
要带上一枝桃树枝以祈求平安。有
些家长拿的是普通树枝，黄维平手中
的却明显“高档”许多：枝条上系着红
绳子，绳子上绑着几颗红枣、外壳被
染成红色的花生，还有一串铜钱和一
束中国结。

聊到花生的寓意，黄维平笑着解
释：“就是生个男的，再生个女的，连
着生。”这份祝福显然是要送给孩
子。考虑到老伴的身体和自己家的
情况，黄维平说，以后就是还能生，也
不会再生了。

“第二春”

黄维平告诉记者，老伴怀孕实属
“意外”，当时两人并没有计划要孩
子。因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时，才发
现已经有了胎芽。

“一开始我们也觉得是丑事，这
么大年纪了还怀孕。”黄维平说，但没
过多久，他们就接受了这件事。

黄维平并不避讳谈及夫妻生
活。他直言夫妻生活保持正常，彼此
之间虽不会像年轻人那样说“我爱
你”，但也是真正的爱。

黄维平年轻时在公社当过干部，
1984年转行做了律师，他以前经常
去各地出差，还曾离家在天津工作过
一段时间。田新菊卫校毕业，退休前
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儿保科大
夫。两人退休后，把重心放在生活
上，遛狗、做饭、照顾孙女，占据了生
活日常。

如果不是去年遇上了那件“怪
事”，两人的晚年生活本不会被打乱。

在黄维平口中，那件“怪事”被叫
作“第二春”——田新菊绝经约10年
后，又一度恢复了正常月经。老两口
猜测，这件“怪事”或许和中药调理有

关——田新菊喝过用于活血化淤的
中药。

今年2月，田新菊在医院被告知
怀孕。又做了一遍检查，还是同样的
结果。惊喜过后，老两口开始考虑孩
子的去留问题。

黄维平觉得，这是老天赐予的礼
物。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已经不是想
不想生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生。“身体
不够健康的话，无论地再好，种再好，
都不会有新芽的。”他也做好了另一
种打算，如果检查出任何问题，随时
终止妊娠。

年龄问题摆在眼前，黄维平也
曾担心老伴的身体不能保证正常妊
娠，观察一段时间后，他觉得没有问
题。

实际上，检查结果显示，田新菊
并不适合生育。今年5月份，枣庄市
妇幼保健院对她进行了妊娠风险筛
查评估，由于曾患脑梗、伴有高血压
和糖尿病等疾病，田新菊的评估结果
是“红色高风险”。

为此，医院多位专家进行劝阻，
希望终止妊娠，老两口始终没同意。

自然受孕

年轻时，田新菊的一对儿女均是
顺产出生，这一次，考虑到她的年龄，
医院决定采用剖宫产，并专门邀请了
山东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谢桐来主
刀。幸运的是，进入产房不到一小
时，田新菊便诞下一名5斤重的女
婴。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刘
成文告诉媒体，田新菊高龄产子的经
历实属万幸，他不建议类似的高年龄
人群再去怀孕，因为母亲和胎儿面临
的风险都会增加，“还是建议在合适
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适龄婚育。”

一些医学界人士则把焦点放在
了受孕方式上，他们对田新菊“自然
受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统计数据
显示，我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平均为
49岁。绝经便意味着不再产生卵
子。上述人士据此认为，已经65岁
的田新菊几乎不会有自然受孕的可
能。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谭先杰告诉记者，女性在50多岁停

经之后，到60多岁再来月经是有可
能的。“因为子宫内膜是一个容受性
很大的组织，只要有卵巢的雌激素、
孕激素刺激它，是可以生长、进而恢
复功能的。”而子宫内膜生长、女性卵
巢功能恢复后，便会来经排卵。精卵
结合，自然受孕。

但谭先杰也认为，高龄妇女自然
受孕的概率很小，一般而言，女性绝
经以后几乎就失去了怀孕、分娩的可
能，除非特别例外。

田新菊所在楼层的护士长说，她
此前遇到年龄最大的产妇是52岁。
被问及65岁的田新菊是否属于自然
受孕，该护士长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对于外界的这些质疑，黄维平不
愿理会，他坚称老伴是自然受孕，没
有借助任何医疗辅助技术。他用“奇
迹”形容两人的这次生育经历。

记者了解到，田新菊产后正常下
奶，基本可以满足纯母乳喂养。孩子
出生前，黄维平买好了奶粉，但并没
有派上用场。

“天赐”

出院前，黄维平手拿桃树枝，与妻子和女儿一起拍照留念。

领走孩子前，黄维平在小脚印旁按下了自己的手指印。


